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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萊斯利·費德勒文化批評中的美國小說觀

傅嬋妮

湖南科技大學

摘　 要：美國當代文化批評先驅萊斯利·費德勒對小說這一文學形式情有獨鐘。 他將小說這一文學體裁視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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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獨立的整體，這突破了美國傳統學界編織的嚴肅經典小說與大眾流行小說的藩籬。 費德勒對美國小說的研

究，是在與歐洲小說的比較中展開的。 他對美國小說的品評擁歷史視野，持社會學視角，融精神分析批評、神話批

評於一體，涉及到對美國小說的人物、主題、本質等問題的評析，形成了獨特的美國小說觀，並對他之後的美國學界

內美國小說的研究，尤其是哥特小說研究的興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字：萊斯利·費德勒；文化批評；美國小說；小說觀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專案“萊斯利·費德勒文化批評思想及其影響研究（專案編號：１８ＹＪＣ７５２００６）”之

階段性成果。

引言

美國當代文化批評先驅萊斯利·費德勒（Ｌｅｓｌｉｅ Ｆｉｅｄｌｅｒ， １９１７－２００３）被譽為“一流的文化批評家和著名

的猶太批評學者” ①。 費氏對小說這一文學形式情有獨鐘，其諸多批評著述均圍繞小說展開，對小說的批評

既構成了他文化批評實踐的重要部分，也為他贏得了顯赫的學術聲譽。 費氏站在與歐洲文學比較的視角，

洞察歐美文學間的關聯與區別，以宏闊的視野鑒賞美國小說，認為“美國文學的聲譽主要有賴於小說家”，②

美國文學之偉大在於小說之偉大。 他發表了諸多關於美國小說的評論，其巔峰之作《美國小說中的愛與死》

更是不遺餘力地探討了美國小說之種種，被認為“永遠地改變了美國文學對話的術語”。③對費氏而言，小說

就是小說，不分經典小說或大眾小說。 他將小說視作一種完整獨立的文學體裁進行研究，力圖拓寬經典，試

圖 “打破學術界建立的將‘真’文學與大眾文學分開的壁壘”，④成為跨界遊轉於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間的批

評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小說觀。 費氏的文化批評受到精神分析、神話批評的影響，因此他對小說的研究也

常受二者的影響。 而費氏自詡為“半個馬克思主義者” ⑤的身份，讓他的文化批評中的小說觀又保有社會與

歷史維度。 美國著名學者文森特·裏奇評論到：“費德勒……採用了一種社會學視角和一種譜系學方法，抵

制了神話批評把文學文本精神化或寓言化的傾向”。⑥

鑒於費氏的小說觀在其文化批評實踐中的重要性，梳理與分析他的小說觀是理解其文化批評思想，把

握他文化批評主要觀點的一枚重要的鑰匙。 在美國學界，對費氏小說觀的研究主要散落在對他的神話批

評、美國學研究、大眾文學與文化研究、猶太性研究等文化研究之中，沒有專門針對他小說觀的論述。 進入

新世紀，美國學界對費德勒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評述費氏對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的貢獻與影響，

尤其自 ２００３ 年費德勒去世到之後的幾年，學界的研究主要圍繞他對新批評的挑戰、對大眾文學與文化批評、

神話批評的貢獻等展開。 總體上，美國學界對費氏的貢獻與影響進行了充分的肯定。 二是對費氏文化批評

的一些拓展研究，如探討他對義大利文學尤其是中世紀文學與文化的研究、 他對天真（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的理解、他

對猶太作家寫作傳統的研究等。 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了解費氏的小說觀念有所啟發，但大體上新世紀

美國學界對費氏小說觀念的探討不多且零散，沒有形成系統化的討論。 國內學界專門有關費氏的學術研究

自新世紀才開始正式起步，主要聚焦於對他文化批評的總體分析、他的神話批評與其代表作《美國小說中的

愛與死》，對其小說觀的整體梳理與分析研究尚不多。 而研究費氏的美國小說觀有助於增進理解並把握其

文化批評思想及其影響，也可通過其小說觀瞭解美國作家在歷史進程中的文化建構與表達策略的選擇。 鑒

於此，本文將主要從三個方面探討費德勒在文化批評實踐中形成的美國小說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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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小說常塑主角———男孩般的男人

歐洲的批評家認為所謂的“美國小說”是“小說”這一文學形式的子類，他們將美國視作一種“反文化”

的存在。 費德勒駁斥這一觀點，認為美國並非反文化，美國小說最多只是歐洲標準的一種變體。 他認為美

國沒有歐洲文學的傳統，由移民組成的新大陸沒有史詩，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復興的古體詩歌，也在美國登上

文化舞臺前就已失去了與當代生活的關聯。 在美國，文學對大多數讀者而言是散文或小說，雖與歐洲文學

有相似之處，但又異於歐洲小說。 費氏指出“在此意義上，我們的小說似乎不是原始的，而是天真、單純又令

人不安的，幾乎未成年。 眾所周知，美國小說的偉大作品就在圖書館的兒童區，它們表達的情感就是青春期

前的多愁善感”。⑦美國小說是男孩的文學，他的理由如下：

其一，美國小說中成熟的女性常缺場。 這導致“在美國小說中他們（作家）寧可回避成熟女性，卻描寫象

徵著拒絕或令人感到害怕的一些擁有美德或巫術的怪物”。⑧費氏認為讀者大多渴望在小說中讀到男女的激

情邂逅，這一中心情節使文學具備了提供激情與欲望、作為生活中的代償性宣洩的可能，而女性的缺場則讓

這種可能落空。 費氏認為美國小說中的這種“畸形”在於“美國生活中無真正的性生活，因此在美國的藝術

中不可能有對此的書寫”。⑨這便構成了他小說觀中美國小說異於歐洲小說的一個顯著特點，即美國小說中

對女人和激情關係的謹慎處理。

其二，“逃走的白人男性”是美國小說中常塑造的主人公形象。 不論是馬克·吐溫的《哈克歷險記》，還

是斯蒂芬·克萊恩的《紅色英勇勳章》、理查德·亨利·達納的航海遊記《兩年水手生涯》等，主角都是竭力

避免與女性相遇的男性。 男主人公似乎對文明和女人感到恐懼，為尋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奔向了自然，這

仿似一個心智未熟的孩子，用逃避解決問題。 在《瑞普·凡·溫克爾》中，溫克爾為躲避兇悍的妻子，獨自跑

到山中打獵，喝了仙酒，一醉方休。 醒來已是二十年後，山村巨變，可他只在意是否仍會遭受女人的專政。

“自那以後，我們小說中典型的男主人公便成了一個逃跑的男人，他們匆忙逃入森林，或漂泊於海洋或河流，

或參與戰鬥———任何可以避免‘文明’之處都行”。⑩ 《瑞普·凡·溫克爾》以它非凡的想像力宣告了美國本

土小說的誕生，但也開闢了美國小說中塑造逃走的男主人公之先河。 之後的美國小說，無論是《白鯨》還是

《紅色英勇勳章》等都書寫了主人公從文明社會轉向自然或噩夢的故事。

其三，美國小說總處於一種“初始”狀態。 “他永遠都在開始，第一次（沒有真正的傳統，就不可能有第二

次）表達在大自然前獨自一人的感受，或者在城市，與像在任何森林中一樣，感受到那令人震驚的孤獨”。新

大陸的文學語言匱乏，這迫使作家不得不尋找、學習、創造適合他們作品的語言，這就是費氏所言及的“初

始”狀態。

美國小說中男孩般的主人公不僅存在於《白鯨》和《哈克歷險記》中，在斯蒂芬·克萊恩、海明威、福克

納、舍伍德·安德森等人的作品中也均有體現。 費氏認為這說明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小說家們能力有限，不

得不用他們自創的語言，寫一批稚氣未脫的男孩般的男主人公，他們無法也無力面對文明世界的各種紛擾，

只能不斷躲避和逃離，在大自然中找到一片天地。 他也認為這些貫穿於美國作品中的男孩般的男性角色

“是為創立我們稱之為美國角色的我們自己的形象服務……當然，這也是歐洲人將美國看作世界的小男孩

的部分原因所在，即我們製造的奇怪的青少年文學作品”。１８ 世紀下半葉到 １９ 世紀，正值美國建國並逐漸

擺脫歐洲傳統，尤其從文化層面脫離歐洲，探索美利堅民族文化獨立之路的時期，如同一個男孩，在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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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具有自己的個性，但不成熟。 這種文化心理正是美國作家的內心寫照。 他們必須面對一切皆無的事

實，並在困惑中開掘一個未知的世界， 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語境下，費氏認為美國文學的男主角常是透著男孩

氣的男人。

二、 美國小說常論主題———“愛”與“死”

費德勒認為美國小說所敘寫的核心主題是“愛”與“死”，這是美國小說與歐洲小說的又一區別：“為闡明

我國小說傳統異於歐洲大陸之傳統（我們的生活有別於歐洲的生活），我發現關注我國重要作家作品中所涉

及的愛與死的主題很有用”。費氏的這一理解體現出弗洛伊德對他的影響。 弗洛伊德將愛與死視作人類最

基本的兩種本能。 費氏在分析美國小說時援用了“弗洛伊德的愛神一厄洛斯（ Ｅｒｏｓ） 和死神一坦納托斯

（Ｔｈａｎａｔｏｓ）”。弗洛伊德認為厄洛斯代表生存本能，包含博愛與建設的能量，坦納托斯代表死亡本能，激發人

的破壞、仇恨、暴力等毀滅衝動。 “愛欲大概是最令人愉悅的預期，它把自身的焦慮引入反思意識，這就是弗

洛伊德的主題……一首詩、一部小說和一部戲劇包含有人性騷動的所有內容，包括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

在文學藝術中會轉化成對經典性的乞求，乞求存在於群體或社會的記憶之中”。

美國小說中愛的主題，常令人生疑，因美國小說中女主人公常缺場，男主人公向誰表達愛意，又從誰那

獲得愛與呵護呢？ 費氏大膽認為是從其他男性處獲得缺失的女性之愛。 從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看，這

似乎是個合理的解釋：“人類在生理與安全需要得到滿足後，便會出現愛、情感與歸屬感的需求……他會比

以前任何時候都強烈地感受到缺乏朋友，心上人，妻子或孩子。 他極其渴望與一般人建立情感關係，以在他

的群體或家庭中佔有一席之地”。這正是逃跑的男主人公的心理困頓。 他們都渴求愛以及由愛帶來的歸

屬感。

費氏認為美國小說中這些逃跑的男主人公表面上顯得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但心理上他們覺得自己就

像是喪母的流浪兒。 費氏在談到《哈克歷險記》時指出：“哈克最終拒絕的社會，他的‘文明’，本質上是一個

母親的世界，也就是說是個篤信基督教的女性的世界，她們在不斷推進的邊疆後維持著基督教信仰”。逃跑

的男主人公沒有母親的呵護、妻子的關愛，也缺失了信仰的支撐，內心的無助迫使他們尋找替代，替代缺失

的女性關懷。 “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替代便藏在大自然的綠心之中：純真的男人，好的伴侶，異教徒或無羞恥

之心———奎奎格或欽加克或黑奴吉姆”。但費氏又指出，小說中這些替代女性的純真男人具有兩面性，他們

既可給予男主人公以愛與歸屬感，又可成為他們的噩夢。 如《最後的莫西幹人》中的欽加克其實也是陰暗的

墓地殺手，《哈克歷險記》中的吉姆也會拿剃鬚刀指向主人的喉嚨。 但男主人公們似乎不管不顧，這足以證

明當他們走出文明，獨自面對大自然時，是多麼需要關心、眷注等愛的形式以安撫內心，慰藉靈魂。

費氏認為，由於愛的缺失，美國小說中的男主人公與其他男性在朝夕相伴中萌生了眷戀之情。 美國小

說中的愛情書寫常被表達為跨種族間的男性情誼：“這一種族間的男性情誼由庫珀首創，目的是減輕早期從

歐洲移民過來的美國人對待美洲原住民而產生的罪惡感和恐懼感”。費氏的這一解讀與上世紀 ６０ 年代多

元文化主義興起不無關係。 美國少數族裔將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其文化政治與思想武器，向主流群體的一元

文化主義的霸權理想挑戰，開始了種族復興之路。 費氏在其文化批評中關注種族與性別，研究併發掘美國

文學作品中跨種族間的男性情誼，欲通過文學研究傳達出他文化批評背後的政治動因與多元文化主張。 他

坦誠地說到：“我大半輩子關注的都是種族間男性關係的政治意義，但我最近意識到它也有宗教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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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費氏所指的跨種族男性關係的宗教意義？ 他用《聖經》中“男人（亞當） －女人（夏娃） －蛇－伊甸

園”的原型進行了分析。 男女在伊甸園的平靜生活被蛇的闖入破壞，蛇說服男女偷吃禁果，導致男女違抗上

帝命令，被逐出伊甸園。 蛇是天堂生活的毀滅者。 費氏發現男人、女人和蛇三原型也出現在美國小說中。

如在皮襪子系列故事裏，“是男人在平和的生活中，愛著蛇，也就是欽加克（Ｃｈｉｎｇａｃｈｇｏｏｋ）。 庫珀幾次告訴我

們，這個名字翻譯成英文就是‘大蛇’。 女人是闖入者，想和男人建立關係，卻最終把他們都趕出了人間天

堂。 庫珀並沒有將這地方描繪成可陶冶思想，增進情感的伊甸園，而是無人涉足的荒野”。 在皮襪子系列

中，主人公邦波儘管有女性垂青，卻拒絕與女性建立關係，他更願意與其男性夥伴呆在荒野。 因此，在費氏

眼中“男人－女人－蛇－伊甸園”的模式轉變為“男人－蛇－女人－荒野”的模式，蛇替代女人，女人成了破壞者，

伊甸園變為了荒野。 根據費氏對美國小說的普遍理解，原型變為了“白人男性－非白人男性－女人－大自然”

的模式。 在美國小說中非白人男性取代女性，在大自然中與白人男性建立了跨種族的戀情。 “它們美國小

說更為艱深也更有挑戰性，而且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讚美逃避文明，逃避安居樂業，逃避教堂、學堂、逃避‘新

世界’之基督教人文主義倖存下來的一切事物，只要它們是在女人的監管之下。 如此這般，它們推波助瀾地

打造了地獄般的家的神話”。費氏如此這般分析，美國小說似乎沉溺於策劃“厭女”的種種情節：“女人就是

（男人）為爭取自由，必須擺脫的一切桎梏”。而擺脫女性，建立的新模式能否長存？ 費氏從庫珀的小說中得

出了結論。 他認為庫珀一開始便意識到跨種族間的男性關係不可能持續，便在故事中設計了死亡情節。

“死”是費氏認為的美國小說中的又一重大主題。 這一對死亡悲劇的書寫傳統從 １７８９ 年美國誕生的第

一部小說起便開始了。 美國的首部小說《憐憫的力量》（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１７８９）的作者威廉·希爾·布

朗（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ｌｌ Ｂｒｏｗｎ）匿名發表了該小說。 小說主人公哈靈頓（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在經歷愛情的種種煎熬後，終於

等到結婚。 但婚禮當天，卻得知他與愛人是兄妹關係，在震驚與痛苦中，哈靈頓唯有以死解痛。 《憐》延續並

模仿了英國作家塞繆兒·理查遜作品的感傷風格，又保留了理查遜小說中對死亡情節的注重。 濃烈悲情渲

染下人物的悲慘命運，在審美的化合作用下所激起的洶湧的心理能量喚起讀者對悲劇人物的無盡同情與憐

憫。 此作品後，美國文壇刮起了一陣感傷作品風。

在當時，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中下層階級不滿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暴虐，憂愁滿

腹。 感傷主義文學正是這種現實中的悲愁、哀怨情緒在文學上的表徵。 作家通過這一文學形式反對與抗議

資產階級。 感傷主義小說由而也被稱為反資產階級感傷小說。 作家們認為“兄妹亂倫是對資產階級最神聖

的禁忌之挑戰…他們將之作為戰勝社會習俗的‘自然的勝利’。 在他們有意將妹妹作為首選的情人時，他們

也將此闡釋為蔑視資產階級習俗與法律的一種革命姿態”。在費氏看來，兄妹亂倫關係導致的自殺是一種

抗議的象徵。 “死亡，同自殺一樣，是一種令基督教正統派震驚的形式，比性更能冒犯資產階級的思想”。當

時的作家為反資產階級，在故事情節的安排上殫精竭慮，以兄妹亂倫加自殺和死亡的情節，竭力挑戰資產階

級的禁忌，喚起大眾的憐憫同情，以文學拒斥和抗議現實的激烈矛盾。 繼布朗後，儘管美國的矛盾隨著社會

的發展不斷改變，但亂倫加死亡的主題卻依然被美國作家不斷敘寫，“與死亡交纏的同胞亂倫在我們的文學

中俯首皆是（從威廉·希爾·布朗到霍桑，從坡到威廉·福克納）”。

“死亡”顯然是美國小說中的悲絕主題，但在小說人物愛情故事的糅合下，死亡被賦予了一絲浪漫色彩，

緩和了死亡製造地恐懼感與殘酷性。 同時，小說通過對人物崇高道德和美善心靈的展現，賦予了人物的死

亡以正面價值和意義。 死亡仿佛被超越，逝者的美善滌蕩著大地的腥風血雨。 人物也在一次次生死抗爭中

走向成熟。 對生命的珍惜，對溫情的珍愛融入了人物的靈魂，在“死亡”情節的強化下，凸顯出人物更加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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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堅毅、勇敢的形象。 而這種人物形象，在美國作家所描寫的廣袤、雄渾的大自然的映照下，更顯莊嚴、肅

穆，彰顯出一種超越生死、超然世事的純潔與魅力。

三、 美國小說的本質———哥特

在費德勒之前，美國學界一直將哥特小說列於大眾文學之屬，對其鮮有問津。 費氏打破高雅文學與大

眾文學之界限，潛心研究了新大陸的哥特小說，認為：“我們的美國文學受哥特小說影響最深，在本質上幾乎

就是哥特小說。 一般而言，歐洲哥特式只是在詩歌或戲劇中達到重要藝術的水準，而不是在小說中；在美國

則恰恰相反”。費氏認為美國文學的成就在於小說，尤其在於哥特小說。 “哥特”這一藝術風格，以恐怖、死

亡、孤獨等表徵人類心理的黑暗與邪惡為藝術主題。 １８ 世紀後半葉，哥特小說在英國成為一種小說文類。

１９ 世紀初，哥特小說登陸美國，並在新大陸紮下根來，影響了一批 １９ 世紀的美國文壇巨匠。

費氏認為《哈克歷險記》、《紅字》、《白鯨》 “三部被普遍認為是我們最偉大作品的小說在主題和氣氛上

都是哥特式的”。《白鯨》的追殺與復仇主題，人類對自然的野蠻挑戰，神秘莫測的大自然，無數鯨骨裝飾的

裴廓德號，亞哈與白鯨的同歸於盡等黑暗元素，構成了一個美國式的哥特悲劇故事。 《紅字》中丁梅斯代爾

深夜歇斯底里的痛苦吼叫與靈魂的扭曲掙扎，齊林沃斯瘋狂的內心、詭異的出沒與陰險的復仇計謀，陰森可

怖的監獄與冷酷無情的絞刑架，敘寫了一幕有關罪與罰、因與果的悲慘故事。 《哈克歷險記》中總讓哈克感

到死氣沉沉的道格拉斯太太家，“國王”與“公爵”厚顏無恥的騙人勾當，以及對他倆行騙懲戒的殘酷私刑，醉

醺醺、惡狠狠的魔鬼般的哈克父親，河岸漂流的死屍等細節也讓該小說從一開始就彌漫著一種恐懼的悲傷

基調。 除了三部作品的哥特風格外，費氏認為“更重要的是，在每一本書中，浮士德的討價還價都是行動的

焦點：海絲特和丁梅斯代爾都象徵性地把自己描繪成黑人的追隨者；亞哈與費達拉達成了一項不可言喻的

協議，從地獄的中心攻擊鯨魚；哈克決定下地獄，而不是把奴隸歸還給他的合法主人”。他還發現在美國偉

大作家的其他小說中也有諸多哥特元素。 如在麥爾維爾的《皮埃爾》、霍桑的《玉石雕像》、吐溫的《傻瓜威爾

遜》中都表現了濃郁的哥特風格。 而在更廣大的美國作品中，哥特實際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諸如奴隸制與

黑人的反抗，印第安戰爭，城市暴力等。 以至於費氏認為 “美國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恐怖小說”。

“浮士德的討價還價”即是善與惡的博弈與對決。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滿腹經綸又迷茫困頓的浮士德

與魔鬼墨菲斯展開靈魂交易，並在與魔鬼的討價還價中，挑戰人性又拷問人性。 同流合污、貪圖享樂、“執著

塵世”的習氣與“超凡塵世”、向崇高境界飛升的精神是浮士德內在世界不斷角力的兩股勢力。 象徵邪惡的

墨菲斯引誘浮士德不斷沉淪，踐踏事物存在的聖神性與永恆性，質疑與否定浮士德所建構的傳統的人類價

值與道德觀念。 吊詭的是，墨菲斯的“惡”既誘發了浮士德心中的邪念，又以“惡”之否定激發了浮士德的潛

力與創造力，給予其巨大的力量。 浮士德成了毀滅者，也成了創造者。

費氏的這一見地指出了“惡”在美國小說中展現的積極意義。 “討價還價”的時刻正是惡欲突破善的防

線的關鍵時刻，也是破除陳舊甚至顛覆傳統的關鍵時刻。 這一時刻往往是人物對自身潛力的觸底試探，潛

藏著巨大的毀滅力量，一旦突破，伴之其而來的是毀滅後的重生或是對新事物的創造。 在此意義上，美國小

說中的“惡”是必要的：“在我們最經久不衰的書中，哥特式小說，這一廉價機器總被用來代表人類靈魂和人

類社會隱藏的黑暗……儘管每一個人在他的書中都代表了‘浮士德條約’，即與魔鬼的交易，我們的作者一

直認為這是美國經驗的精髓。 無論多麼粗劣或諷刺，恐怖對我們的文學是必不可少的”。在美國小說中，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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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惡的討價還價對故事情節的發展、人物形象的塑造起著關鍵的轉化作用。 人物在善惡的討價還價中往往

脫胎換骨、洗心革面，本乏善可陳或誤入迷途的人物最終撥開迷霧，回歸了通往真善美的坦途。 儘管在“惡”

的引誘下，人物會沉淪，禁忌會打破，善與惡二元對立的交纏與爭鬥難分伯仲，但小說最終邪不勝正的結局，

往往重申與強調了社會的道德與規範，回歸了對良善美德的謳歌。 “總體上，我們的文學有時似乎是一個恐

怖的房間，偽裝成遊樂園中的‘歡樂屋’。 在那裏我們花錢玩恐怖，面對最裏面的房間與一系列反光鏡，這些

反光鏡給我們提供了一千個版本的我們自己的面目”。這是費氏眼中美國小說中“惡”的另重意義：美國小

說是文學反光鏡中映照的個體影像，也是美國民族心理的折射，提供了觀察、審視美國民族心理的機會，這

對美利堅民族的自省不無積極作用。

為何美國小說對哥特念茲在茲，以至於美國小說的本質就是哥特呢？ 費氏分析到：“美國作家生活在一

個這樣的國家，該國有對歐洲的夢想，又有實際需要面對的歷史事實；他們棲身在純真不斷退卻躲避的最後

家園———寓居在‘前線’，即生活在原善理論與原罪事實面對面的邊緣”。善與惡的討價還價不僅是小說中

人物行為的焦點，還是現實中不斷發生的真實。 十九世紀，西進運動如火如荼地在美國進行，領土擴張的野

心，橫征暴虐的野蠻行徑，善惡對決就是真實的美國生活。 在充斥著罪惡感的社會苟且，又要表達這些罪惡

感，樂觀主義顯得是比清教主義更有效的良藥，尤其隨著西線邊疆不息不絕地向太平洋推進，離東邊清教的

大本營越來越遠。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作家們以為最自在和自然的文學形式便是小說了。 小說可以滿足他

們表達純真願景的美好想法，又可展現西進運動這一獨特的美國經驗與領土擴張中的種種黑暗。

於是美國作家轉向了悲劇小說。 社會現實印上了斑斑血跡，事實本就是一場悲劇。 對美國作家來說，

當務之急的“主要技術問題是如何將非悲劇的形式適用於悲劇目的。 美國人對暴力的癡迷和在愛情面前的

尷尬，有關暗黑的想像如何在塞繆爾·理查森的感傷小說或是沃爾特·司各特爵士的歷史傳奇故事中表現

出來呢？” 美國作家們尋尋覓覓，發現哥特正是這一恰當形式。 他們幾番改造與創新，讓哥特小說成為了處

於當時社會、歷史時期的人們能享用的美國獨異經驗的精神文化食糧：它可反映美國社會的衝突與爭鬥，又

不乏浪漫，雖顯得恐怖陰暗，卻又伸張正義，總體上讓讀者體會到了愉悅。 “我們國民生活中某種令人無法

釋懷的關切通過這些哥特意象被投射出來：我們與印第安人、黑人間不清不楚的關係，我們與自然不清不楚

地相遇，感覺自己是弑父者的革命人士的內疚之情———尤其是作者的不安，他們不禁認為創作一部作品就

是撒旦式的反抗。 霍桑把《紅字》稱做‘地獄之火’，梅爾維爾認為自己的《白鯨》是一本‘邪惡之書’”。弗

洛伊德認為文學就是作家的“白日夢”，在弗洛伊德看來“創造性寫作與實現願望有關，一件藝術品就像白日

夢一樣，是直接衝動的滿足被抑制，致使一種結構化的作品被分享的結果……創造力可反映出被擊退的痛

苦影響和被壓抑的性欲與攻擊性有關的衝突的鬥爭”。美國小說家們借助哥特的形式，將無法釋懷的關切、

美國歷史進程中的罪惡與愧疚等種種心理滋味與白日夢般的想像，借助哥特的形式安全地轉移到文學中，

讓哥特的文學手法演變為心理的、社會的和形而上學的恐怖隱喻，形成了美國小說的哥特底色。

結語

美國當代文化批評先驅萊斯利·費德勒在其文化批評實踐中對美國小說的品評持社會歷史視野，融精

神分析批評、神話批評於一體，涵蓋了對美國小說的人物、主題、本質等問題的解析，形成了其獨特的美國小

說觀。 他主要認為美國小說中的主人公多為稚氣未脫的男人；美國小說常敘寫愛與死的主題，跨種族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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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愛戀是美國小說中愛的主要形式，人物的死亡在小說中常富有正面意義；美國小說本質上是哥特小說，哥

特形式是表達美國獨異經歷與美國人精神異化的恰當形式，且在作家的不斷敘寫中形成了美國小說的哥特

傳統。 他認為美國文學之偉大在於美國小說之偉大，尤其在於哥特小說之偉大。 費氏獨特的美國小說觀拓

寬了文學研究的研究對象，更新了研究方法，質疑與解構了正統的的文學思想觀念，引起了美國學界對美國

小說、尤其對哥特小說的重新審視與評價，也對之後嚴肅經典文學與大眾流行文學的逐步貫通，美國學界對

哥特小說研究的熱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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